
還有一個可列入 「愛情魔鬼辭
典」中的詞，就是 「丈夫」。

記得有位城中名女人講過：
「丈夫丈夫，一丈以內才是你的夫

」，意思是說，一丈以外你就管不
着他了，他就可為所欲為了。

後來，我又聽到 「丈夫」的另
一個解釋： 「走在一丈以外的
夫」。

男人追求一個女人，最初總是
吊膀子，追在女人身後。漸漸爭取
到可並排而行了，走在女人身邊唯
唯諾諾，千般逢迎，萬般討好。終
於得到芳心默許後，進入熱戀，則
行必拖手勾肩摟腰，盡情 「抽
水」。

直至 「戀愛成熟共諧連理」，
追求目標已達後，從此上街便愈走
愈前，不再摟老婆的腰了（那腰可
能已因生育而變粗），甚至不再拖
老婆的手了（那雙手已因操勞家務
變粗糙了），最後自顧自大踏步走
在遙遙一丈之外，老婆在後面緊跟
慢跟，跟得一道氣下不來了，終於
一怒扭頭離去，各走各的路好了。

此所以談戀愛叫 「拍拖」，因
為只有在這個階段男人才會拖女人
的手。到成了夫妻後，別說拖手，
能並排而行已經難得。

因此，每在路上見到仍恩恩愛
愛兩手相攜的老
夫老妻，便十分
欣羨。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有多
少男人做得到？

踏
遍
天
涯
，

幾
乎
每
個
國
家
的

大
城
市
，
你
都
會

遇
上
中
國
菜
館
。

亞
太
經
合
會
議
在

秘
魯
舉
行
，
領
導

人
談
中
秘
友
誼
，

想
起
了
秘
魯
的
中
餐
館
。

C
hifa

是
秘
魯
的
中
餐
館
統
稱
，
據

說
是
漢
語
﹁吃
飯
﹂
的
音
譯
。
秘
魯
利

馬
街
頭
，
只
要
招
牌
上
有chifa

字
樣
，

即
是
中
餐
館
。
菜
式
和
世
界
各
地
的
中

餐
館
分
別
不
大
：
有
炒
飯
炒
麵
等
例
牌

油
膩
菜
式
，
吃
起
來
還
總
覺
有
點
不
對

勁
，
不
要
奢
望
在
南
美
洲
隨
便
一
間chifa

會
遇
上
美
妙

的
家
鄉
小
菜
。

與
別
不
同
的
是
這
些
中
餐
館
的
經
營
方
式
，
地
球

上
偏
遠
國
度
的
中
餐
館
，
絕
大
部
分
都
會
大
大
字
在
招

牌
上
寫
着
中
文
店
名
，
少
不
了
雕
上
龍
飛
鳳
舞
以
作
招

徠
，
店
內
收
銀
機
旁
總
站
着
一
位
中
國
人
老
闆
，
守
着

數
簿
，
忙
碌
計
算
，
菜
譜
上
一
定
有
中
文
，
遇
上
我
等

華
人
，
總
會
噓
寒
問
暖
，
交
流
國
情
，
又
思
鄉
一
番
。

秘
魯
的chifa

幾
乎
都
不
是
這
回
事
，
餐
廳
招
牌
、

店
內
菜
牌
，
皆
沒
有
中
文
，
甚
至
很
多
餐
館
非
華
人
經

營
。
當
地
人
說
，
百
多
年
前
中
國
勞
工
﹁賣
豬
仔
﹂
到

南
美
，
帶
來
了
中
國
的
飲
食
文
化
，
秘
魯
人
似
乎
很
接

受
，
演
變
下
來
，
很
多
中
餐
館
以
服
務
本
地
顧
客
為
主

，
甚
至
頗
為
平
民
化
，
形
成
了
秘
魯
中
餐
館
的
獨
特
風

貌
。

在
街
頭
留
意
秘
魯
原
住
民
的
樣
子
，
你
又
發
現
似

曾
相
識
，
對
了
，
他
們
的
輪
廓
與
蒙
古
人
有
點
相
似
。

考
古
學
家
說
，
美
洲
原
住
民
約
一
萬
年
前
，
從
亞
洲
北

部
跨
過
白
令
海
峽
，
遷
徙
到
美
洲
，
我
們
萬
多
年
前
是

一
家
，
難
道
與chifa

現
象
有
點
關
係
？

小
時
候
看
父
親
的
藏
書
，
不
少
是
﹁掃
葉
山

房
﹂
出
版
的
，
都
是
舊
的
文
學
書
，
半
透
明
的
紙

，
對
摺
，
兩
頁
中
間
可
以
插
入
紙
張
。
父
親
曾
經

在
買
回
來
的
這
種
舊
書
中
發
現
過
大
額
的
舊
鈔
。

後
來
才
知
道
﹁掃
葉
山
房
﹂
的
得
名
，
是
有

古
人
說
過
：
﹁校
書
如
掃
葉
，
旋
掃
旋
落
。
﹂
校

書
，
就
是
校
對
書
籍
，
那
些
錯
漏
的
確
校
之
不
盡

。
不
論
你
多
仔
細
，
校
過
多
少
遍
，
到
印
出
來
之

後
，
還
是
發
覺
有
錯
。

在
溫
哥
華
居
住
，
前
後
園
都
有
樹
，
十
月
份

開
始
便
有
落
葉
，
如
果
你
去
掃
的
話
，
真
的
是

﹁旋
掃
旋
落
﹂
，
這
邊
才
掃
掉
，
轉
頭
又
落
了
一

地
。
所
以
有
時
索
性
懶
一
下
，
讓
葉
子
掉
光
了
才

一
起
掃
。
至
於
校
對
工
作
，
我
也
是
不
停
在
做
。

我
編
一
份
社
團
報
，
對
着
稿
子
首
先
是
改
稿
。
有

引
用
古
人
詩
文
的
，
如
果
發
覺
有
點
不
順
，
便
要

找
原
文
來
對
。

朋
友
出
書
常
找
我
寫
個
序
什
麼
的
，
要
寫
序

當
然
要
先
看
書
稿
，
我
就
忍
不
住
順
便
為
他
們
校

對
，
有
時
還
真
的
找
出
一
堆
錯
字
來
。
近
日
園
子

裡
的
樹
，
葉
子
已
落
得
差
不

多
了
，
朋
友
的
一
本
書
稿
也

在
校
對
，
於
是
我
在
案
頭

﹁掃
葉
﹂
，
看
得
悶
了
，
便

去
園
中
掃
葉
，
日
子
就
是
如

此
一
葉
葉
過
去
。

掃
葉
的
日
子
阿

濃

遊
新
加
坡

和
馬
來
西
亞
，

我
最
欣
賞
的
是

當
地
的
食
物
。

去
過
新
馬

旅
遊
的
朋
友
都

了
解
，
他
們
的
宴
會
菜
式
不
多
，

也
不
覺
突
出
，
反
而
各
色
各
樣
的

街
邊
小
食
具
吸
引
力
。

有
一
度
，
新
、
馬
似
舊
日
五

、
六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
到
處
是
小

食
肆
路
邊
檔
，
如
今
大
多
數
都
已

遷
進
熟
食
中
心
內
，
有
點
像
香
港

多
功
能
菜
市
場
內
的
熟
食
層
。
每

檔
各
有
特
色
各
有
風
格
，
而
且
專

攻
一
味
，
不
會
貪
心
連
別
人
的
特

色
也
搶
過
來
。

到
了
那
邊
的
熟
食
市
場
佔
據
一
桌
，
便
可
點

齊
不
同
攤
檔
供
應
的
食
物
，
甲
檔
的
炒
粿
條
、
乙

檔
的
肉
骨
茶
、
丙
檔
的
海
南
雞
飯
，
一
下
子
各
種

特
色
都
堆
過
來
，
讓
你
大
快
朵
頤
。

單
單
是
華
人
的
小
食
已
包
括
廣
府
菜
、
客
家

菜
、
閩
南
菜
、
潮
州
菜
、
海
南
菜
。
吃
厭
了
中
菜

，
可
光
顧
馬
拉
人
的
小
食
，
一
樣
有
飯
有
菜
，
淡

辣
皆
宜
，
又
或
者
可
以
改
嘗
吉
靈
口
味
，
吃
其
薄

餅
咖
喱
燒
雞
。

原
來
有
些
香
港
流
行
的
小
飲
小
食
，
都
是
源

自
新
、
馬
的
。
例
如
香
港
逐
漸
普
及
的
﹁拉
茶
﹂

，
本
來
是
印
度
人
的
做
法
。
又
如
海
南
人
的
羔
啤

（
咖
啡
）
店
供
應
，
用
牛
油
加
黃
糖
塗
的
﹁介
央

﹂
多
士
，
香
港
也
見
有
人
仿
製
。
只
不
過
他
們
那

種
味
道
特
別
濃
，
加
煉
奶
沖
的
咖
啡
，
香
港
卻
少

見
。
其
他
如
海
南
雞
飯
、
炒
貴
刁
（
炒
粿
條
）
，

已
經
是
香
港
茶
餐
廳
的
標
準
菜
式
了
。

喜
歡
原
宿
，
不
完
全
因
為
明

治
神
宮
、
御
苑
的
蓮
池
、
架
着
竹

子
的
水
槽
；
也
不
完
全
因
為
掛
滿

幻
彩
時
裝
播
放
着
流
行
或
前
衛
音

樂
的
街
道
，
有
着
落
地
長
窗
的
咖

啡
店
；
記
憶
裡
的
原
宿
，
有
通
向

品
川
或
上
野
的
迴
巡
列
車
，
可
以
從
一
個
喧
嘩
的
世
界

通
向
另
一
個
同
樣
喧
嘩
的
世
界
；
也
有
鋪
着
碎
石
的
林

蔭
大
道
，
依
依
稀
稀
的
唐
代
遺
風
，
抬
頭
有
木
和
瓦
的

飛
簷
，
前
行
有
迂
迴
的
曲
徑
，
好
像
回
到
一
千
年
前

…
…

走
出
車
站
，
就
覺
得
這
地
方
有
着
過
剩
的
精
力
和

閑
悠
的
冥
想
，
實
在
適
宜
散
步
，
一
會
兒
聽
到
激
越
或

迷
幻
的
流
行
音
樂
，
一
會
兒
聽
到
碎
石
古
道
的
遠
古
回

音
，
原
宿
的
好
，
在
於
不
純
粹
，
在
於
駁
雜
和
包
容
，

在
於
破
碎
的
想
像
，
在
於
流
動
的
聲
色
。
唔
，
那
就
很

好
。

經
過
小
市
集
，
看
見
有
人
在
繪
畫
，
在
白
布
上
繪

出
仰
望
或
垂
萎
的
臉
孔
，
顫
慄
惶
恐
的
神
情
，
臉
孔
之

間
湧
出
一
朵
蕈
狀
雲
，
有
一
些
日
文
和
漢
字
，
其
中
兩

個
字
是
廣
島
。
蓮
池
畔
，
美
麗
的
祖
母
和
孩
兒
一
起
看

魚
，
說
：
﹁睡
蓮
﹂
；
她
指
着
不
遠
處
草
坪
上
野
餐
的

一
群
人
，
對
陌
生
人
說
：
﹁我
的
家
人
。
﹂

原
宿
之
憶
縱
橫
交
錯
，
是
一
堆
聲
色
駁
雜
的
碎
片

。
一
家
無
名
唱
片
店
的
門
前
懸
着
一
塊
木
板
，
板
上
有

一
行
英
語
：
﹁永
遠
懷
念
披
頭
四
﹂
；
下
午
五
時
，
看

守
御
苑
的
老
人
在
門
前
放
一
塊
木
牌
，
上
面
只
有
一
個

漢
字
：
﹁閉
﹂
；
然
後
回
到
小
竹
寮
站
崗
，
向
每
一
個

離
去
的
遊
人
鞠
躬
。

原
宿
之
憶

葉

輝

小
外
孫
不
過
十
七
個
月
，
小
媽
已
經
為
他
傷
透
腦

筋
。
小
媽
找
老
媽
談
：
哪
一
間
幼
稚
園
好
，
今
年
必
須

報
名
，
明
年
九
月
，
方
有
學
位
。
還
有
，
這
個
時
刻
，

是
不
是
可
以
報
一
兩
學
校
的
遊
戲
班
，
讓
孩
子
有
點
集

體
活
動
云
云
。

常
憂
九
十
九
，
這
個
新
媽
媽
，
開
始
人
生
的
另
一

次
長
征
。
當
孩
子
穿
上
他
的
小
新
鞋
在
地
上
亂
跑
亂
跳

開
始
，
做
父
母
的
，
便
得
做
好
一
切
準
備
，
直
到
十
八

年
後
取
得
大
學
學
位
，
出
席
他
的
畢
業
典
禮
，
為
他
最

後
一
次
打
理
那
件
學
士
袍
，
方
叫
做
成
了
。

愈
想
愈
為
她
冒
汗
。
但
回
頭
一
想
，
自
己
兩
夫
婦

不
也
是
這
樣
走
過
長
征
的
路
，
自
己
的
父
母
也
如
是
，

應
該
不
是
什
麼
難
事
吧
？
但
總
是
為
自
己
的
女
兒
擔
憂

，
看
見
街
上
有
魯
莽
的
兒
子
關
的
士
門
時
不
小
心
夾
傷

了
他
母
親
的
手
指
，
自
己
就
想
立
刻
搖
電
告
訴
女
兒
：

每
次
下
車
小
心
小
孫
的
小
手
，
人
生
就
是
如
此
：
一
面

怕
，
一
面
長
大
；
一
面
擔
心
，
一
面
開
心
。

偶
爾
還
會
有
一
種
奇
怪
的
想
法
：
如
果
這
不
是
外

孫
，
又
如
果
我
不
是
公
公
而
是
爺
爺
，
那
孩
子
就
該
住

在
鄰
房
，
每
夜
回
家
，
我
都
可
以
靜
靜
地
瞄
他
一
瞄
，

那
多
好
！
孫
有
內
外
，
在
外
面
，
自
然
叫
人
擔
心
，
不

過
他
有
他
的
嫲
嫲
、
爸
爸
和
媽
媽
，
還
有
工
人
，
擁
有

的
愛
，
經
已
滿
溢
。
我
們
這
邊
的
兩
老
，
想
來
也
是
不

必
掛
心
喲
，
只
怪
自
己
返
璞
歸
真
，
變
成
了
天
真
的
小

老
頭
啦
。

終於曲終人散，各人
沿着自己的路又各自回去
了。送走他們，人去樓空
，酒店冷落下來，我是下
午四點多的航班，還有大
半天的時間要打發，不上
不下，有點尷尬。

但總不能在酒店傻等
吧？於是叫了計程車，直
奔南寧商業區。

先看一部正上演的荷
里活電影，要消磨時間，
明知是爛片，也無可奈何
。劃票的時候有點猶豫，
搞不好沒人看，但到了這

個時候，不容我退卻，反正也是消磨時間
，隨便吧。全場沒有其他觀眾也照樣放映
，我享受 「一個人的電影」的待遇。怪不
得沒人看，因電影的情節老套，讓人發悶
，加上又睏又乏，不久我便睡着了，等到
乍醒，電影也已經到了尾聲。燈光大亮，
我又從夢幻世界回到現實中。

總要打發時間，時間還早，便在樓下
找個越南餐廳，看那裝修還不錯，便一頭
撞進去，沒有其他客人，也沒有更多的選
擇，還是叫越南河粉吧。越南河粉是最常
見的越南菜式，應該沒問題。只是並不像
我以前常吃的那樣，但人在異地，也不能
要求太苛刻了。回去收拾行李，時間剛剛
好。大會原來安排的車子忽然沒有蹤影，
這才明白不能好整以暇，臨時有差池，便
無異於自討苦吃。到了這種環境，只好當
機立斷，立刻叫了計程車，趕往機場。

但可能時間還早，檢票的工作人員還
沒有到位，只見閘口排了長長的隊伍在等
待。我回身到咖啡室喝
杯咖啡，暗想，好在現
在計程車方便，不然的
話天知道我該怎麼趕到
機場？

所謂丈夫
李若梅

新馬小食
關 平

一
個
人
的
電
影

陶

然

天真小老頭
黃子程

簡
潔
就
是
力
量
。
很
久
以
前
看
過
這
句
話
，
從
此
銘

記
於
心
。
起
初
運
用
在
文
字
技
巧
上
，
後
來
在
到
處
演
講

的
內
容
也
用
上
了
，
果
然
效
果
良
好
。
最
近
把
這
句
話
推

而
廣
之
，
運
用
到
身
體
和
生
活
規
律
，
年
紀
愈
大
，
簡
潔

愈
是
需
要
。

歲
月
不
是
不
留
痕
，
留
下
大
堆
舊
文
件
照
片
日
記
和

剪
報
，
人
家
的
垃
圾
，
自
己
的
寶
貝
。
情
感
愈
是
豐
富
愛

懷
舊
的
人
，
累
積
包
袱
就
愈
多
。
通
常
拖
慢
人
生
步
伐
，
愈
走
愈
沉
重
。
年

紀
大
骨
頭
疏
鬆
，
本
來
就
不
堪
負
荷
，
何
況
還
揹
着
大
包
袱
，
怎
能
不
彎
腰

駝
背
走
不
動
？
相
比
之
下
，
小
孩
子
步
履
輕
盈
，
因
為
沒
有
這
些
，
不
必
揹

揹
在
身
上
，
也
不
用
回
頭
看
，
前
面
有
燦
爛
遠
景
。
累
積
甚
豐
，
原
來
有
日

會
變
成
重
擔
，
不
是
好
事
。

所
以
每
隔
一
段
時
期
，
應
該
將
家
中
物
事
大
清
理
一
次
，
狠
下
心
扔
掉

，
愈
徹
底
愈
好
。
試
試
看
！
扔
完
了
，
人
會
變
得
年
輕
。
也
是
巧
，
幾
乎
每

隔
兩
年
就
搬
家
一
次
，
不
想
清
理
也
要
清
，
因
為
新
居
愈
搬
愈
小
，
迫
着
扔

也
罷
送
也
罷
，
限
期
出
清
，
何
止
唔
見
一
籮
穀
。

起
初
捨
不
得
，
慢
慢
就
懂
得
怎
麼
丟
了
，
舉
凡
十
年
以
上
沒
碰
過
的
，

一
定
是
垃
圾
，
此
生
往
後
去
，
還
有
多
少
十
年
？
無
論
多
名
貴
多
有
紀
念
價

值
，
都
沒
什
麼
實
際
用
處
。
家
居
簡
潔
，
今
後
豈
不
是
身
後
蕭
條
？
想
想
也

好
笑
，
身
後
一
大
堆
廢
物
要
後
輩
去
丟
，
就
不
蕭
條
嗎
？
住
得
雅
致
舒
服
，

活
得
有
力
才
最
重
要
，
誰
沒
有
大
堆
回
憶
，
能
忘
記
背
後
，
努
力
面
前
的
，

才
有
機
會
返
老
還
童
。

簡
潔
抑
或
蕭
條

葉
特
生

秘魯的中餐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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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門 黃家樑

物有所值的水運會
九龍華仁書院 中四 頑 主

山頂餐廳
徐振邦

探訪東莞農民工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旅遊業管理高級文憑二年級 陳芷瑩

守
時
的
重
要

順
德
聯
誼
總
會
李
兆
基
中
學

中
二

何
文
熙

塔門是一個面積一點七平方
公里的小島，鄰近坪洲，位處赤
門海峽之東、吐露港之北。至於
「塔門」一名的由來，可以從它

的地貌和民情加以探究。
塔門四面環山，南面有一水深

水港灣，風浪平靜，不少漁船都在此處停泊，因此，從
明代起已有漁民在塔門聚居，形成一條小漁村，村民多
以農耕及捕魚為業。該島附近水域曾經是著名的捕魚區
，魚獲甚豐，且盛產鮑魚，全盛時居民多達五千餘人，
島上更建有漁民信奉的天后廟。

塔門古稱 「佛塔門」，又稱 「塔門洲」，簡稱 「塔
門」。而 「塔門」一名更早見於清朝編訂的《新安縣志
》中。小島命名的由來歷來有兩種說法。其一謂，小島
南岸邊巨石如林，人們稱之為呂字疊石，從側面看去則
像一個佛塔。由於這個矗立岸邊的石塔異常突出，漁民
多以此為海上的航標，故稱之為 「佛塔門」。至於第二
種說法，也跟島上的漁業和天后崇拜有關。據漁民間的
傳說，呂字疊石的北面，有一深不可測的海洞，可直達
天后的宮殿，而該疊石就是通往天后宮的門戶，故小島
命名為 「塔門」。

值得注意的是，塔門的英文名若直譯就為 「草洲」
（Grass-Island），這是因為英國人接管新界時，看見小
島大部分地方地為草地，故名之為 「草洲」，形成 「塔
門」中英文名字各異的有趣現象。

山頂餐廳原本是一座讓建造山
頂纜車的工程師居住的宿舍，後來
則改建為一個停放轎子的地方。而
現在大家上山頂時所看見的山頂餐
廳面貌，已是經過了多次的改建，
與原貌有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一九四七年，這個地方改為一家餐廳，直至現在
，這裡仍然是山頂區的著名的食肆之一。而這座舊建築
已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這座建築物用作經營食肆至今已有六十年

我參加了學校 「識中」小組的活動，
藉此了解到本港一個社區組織在東莞展開
的服務項目，並有機會前往東莞探訪當地
的農民工。

在籌備東莞之行時，我們在學校舉行
了籌款活動，並觀看講述當地情況的影片

。我心想，東莞離廣州及香港這樣的大城市那麼近，當地的環
境相信不會差到那裡去。當我來到東莞一個社區中心後，眼前
看到的與我想像的相差不遠，因為社區中心對面便是一座非常
漂亮的大房子。

隨後，我們前往不同的家庭和農民工工作的工廠探訪。這
時，我在影片上看到的情景活現在我的眼前，使我不由得泛起
了一股惻隱之心。這是一個農民工的家庭，一家數口，住的房
子比我的房間還要小，裡面黑漆漆的，還堆滿了雜物。我以同
情的口脗與他們聊天，說一點點鼓勵支持的話，送給他們一些
的文具，我看到他們流露出滿足的笑容。

這些農民工和家人的生活環境的確是未如理想，但我卻從
他們的談話和笑容中發現，他們很知足。他們每天努力工作，
用自己的汗水換來微薄的薪金，為家人帶來溫飽，撫育兒女們
成長，有這樣的生活，他們會覺得夫復何求！

逗留在東莞的第一天晚上，我們為當地農民工家庭的小朋

友舉行了一個生日會。在籌備的過程中，我內心充
滿不安。由於場地的限制，我們只能安排一些簡單
的、不需要大幅度動作的遊戲，以往我們都認為這
些遊戲既悶蛋也不好玩。然而，當小朋友們和我們
一起投入活動後，我才發覺我的擔憂是多餘的──
我忘記了他們是知足常樂的一群。

「同情」一詞解作對別人的遭遇或行為在感情上產生共鳴
。剛了解這個服務項目時，我自以為只要憑着滿腔的同情，去
向他們的悲慘遭遇表示難過，送上慰問與祝福就可以了。但事
實上，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悲慘，更不需要別人的同情！兩天的
東莞之行，讓我認識
到自己並不是為了幫
助當地的民工及他們
的家庭而來到這裡，
而是為了讓我知道，
人生在世，有一件事
情叫 「滿足」。

在香港生活的人
，圍繞生活的就是物
質上的享受，當得到
越多的時候我們只會
要求更多。從民工家
庭的生活中可以看到
，他們的生活、居住
條件雖然並不理想，
但他們會享受得到的
滿足，懂得為所得到

的感恩。我們生活在物質豐富的社會，覺得生活中所有的一切
都應理所當然；更沒有想過在離我們這麼近的城市，竟有一個
過着不一樣生活的社群。他們遠離故土，用勞力去換取微薄的
薪金，把子女養育成人，供書教學，目的只是希望他們的下一
代能脫離農民工的生活。

在為他們的毅力感嘆之餘，我開始學會為自己已有的一切
感恩，要珍惜身邊所有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對多年來一直在
為我的生活而努
力的父母說一聲
： 「我愛你。」

如果有一天，你約了朋友一起
逛街，但你等了超過三十分鐘他才
毫無悔疚施施然到來，你的心情又
會怎樣呢？

在日常生活中，有教養、懂禮
貌的人都會知道，上班要守時、上
學要守時、約會要守時……無論做
什麼事情，守時是一種美德，能夠
守時才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人在人
類社會中生存，守時就是那麼的重
要。

守時是禮貌、是尊重，也是信
用的表現。在見工或面試時，守時
會留給人一個好印象，令人知道你
有責任心，是一個懂得尊重別人、

尊重工作的人。
在上學時，只要守時就不會錯

過任何課業。
在約會時，只要守時，必定能

增進人際關係。
古語有云： 「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難買寸光陰。」光陰是無價
寶，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 「劣
蹟」記錄往往與 「遲到」有很大關
係，因為這種行為不但浪費了自己
無價的光陰，還會浪費別人的寶貴
時間，不守時是一種自私的行為！

所謂 「三歲定八十」。養兒育
女，請父母們謹記必須從小培育子
女養成守時的習慣！

▲陳芷瑩在東莞探訪農民工

家庭

◀港專 「識中」 小組的同學
參與社區組織為東莞農民工而設
的服務活動

「各位同學，本屆水運會正式開始。」廣播
器傳出這令人振奮的宣告。

是日星期五，正是學校水運會的佳期。依日
曆而言，時令中秋已過，但天公卻像看錯時間表
一般，依舊把太陽調至最高溫，還高掛在天空的
正中央。

此時的我，正坐在那狹窄的、沒有任何遮蔽
的觀眾席上，看着講台上校長喋喋不休地發表着
千篇一律、文縐縐的演講。

看看四周的同學，全都似掉進了蒸爐一般，
人人汗如雨下，不停把毛巾往臉上抹，有些甚至
將上衣脫掉。對此情況早有準備的我，相對來說
顯得十分悠閑。我一手拿着扇子，一手拿着凍飲
料，真是舒服極了！

比賽一浪接一浪地舉行，不過我沒有加入歡
呼的行列。試想想，集合那些不懂游泳的人一起
比賽，有什麼刺激可言呢？最有趣的，也不過是
有一個參賽者竟可以把救生員嚇至連爬帶滾地奔
下瞭望台而已。

不過，有一個節目可以例外，它可以讓所有
昏昏欲睡的觀眾馬上就變得精神奕奕、火眼金睛
，那就是水運會的壓軸節目──老師表演賽。嘩
，當中最為人矚目的參賽者，當然就是校長了。

校長在今年是破天荒地參加比賽。看着人過中年
、挺着一個 「大肚腩」的校長，我腦海裡不斷地
幻想着他在泳池裡的泳姿。這時，我的耳朵卻收
到一個十分令人驚嚇的消息──評述員說：在十
七年前，我們的校長曾是一個出色的游泳健將！
話音剛落，傻了眼的我不由得把校長現在的模樣
和腦中想像的作了一番徹底的比較。

千呼萬喚之下，表演賽開始了！歡眾席上所
有人都站了起來。笛聲一響，參賽者爭相急速響
應跳下水中，萬眾矚目的校長更是以一個十分完
美的姿態入水──所謂位高權重者，翻手能起風
雨也！奮力爭先的校長，身軀一進水便努力地排
開眼前濺起的萬重浪。在全場的歡呼聲中，校長
終得以排眾而出，成為了眾望所歸的冠軍！我想
，我的老師們對 「敬老」這個詞語一定是理解得
十分透徹的。

本學年的水運會結束了。雖然過程有一點兒
沉悶，但我認為，能一睹校長的風采，已經是物
有所值了！在回家路上，我還不斷回想起評述員
介紹校長參賽時的那番話。想着校長的泳裝英姿
，令我深切地體會到 「歲月不饒人」的無奈。

我發狠地唸着杜秋娘的《金縷衣》，急急衝
回家去！

我愛觀海廊
鴨脷洲街坊學校 六年級 阮嘉敏

我在鴨脷洲街坊學校唸書。學校的位置
雖然偏僻，外面看起來也並不顯眼，但是學
校的環境既清幽又漂亮。

我最喜歡校園內的觀海廊，在那裡可以
遠眺大海。每天，我都可以在觀海廊看到一
艘艘輪船遠渡重洋的畫面。每當輪船經過，
海岸旁有兩幢高樓大廈襯托着，構成一幅美
麗的圖畫。

每天早上，每當我經過觀海廊時都會稍
作停留，以便欣賞這片美麗的景色。

到了傍晚，這片海洋在夕陽的餘暉照耀
下，顯得更加迷人。我認為，觀海廊的美麗
之處，還在於它旁邊種有各種不同的植物，
令觀海廊色彩繽紛。

在今年中秋節舉行的親子迎月晚會中，
我約同家人一起坐在觀海廊裡，一邊賞月，
一邊吃月餅，大家在這裡度過了一個快樂的
晚上。我的外公外婆都認為觀海廊真是一個
好地方，他們希望在明年的中秋夜可以重臨
舊地呢！

所以，我認為觀海廊是學校裡一個最美
麗和最令人感到快樂的地方！


